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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陆 文 夫 小 说 的 意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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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陆文夫小说创设的意境之美给当代文学画廊增添了异彩。陆文夫小说的意境表现:寄情道具出意

境 ;对比映衬出意境 ;通过人物关系错综描写意境 ;典型氛围出意境 ;于无声处见意境 ;勾勒画面出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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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所展示的多姿的生活画卷、表现出的丰富的感情世界和揭示出的深刻的思想内涵 ,能否糅合在

一起 ,形成一种隽永含蓄的意境 ,是每一个具有创作个性的艺术家所梦寐以求的美学境界。当代著名作家陆文

夫曾说过 :“在艺术的厅堂里 ,大多数的人都只有一个座位 ;⋯⋯所谓一个座位 ,那是指作品的个性与特色而言

的。⋯⋯这不是说每个作品都要不朽 ,而是说酸、甜、苦、辣、咸 ,总要有点味儿。”同时还指出小说要“有点意思”
①。这“味儿”与“意思”就是指一种内在的东西 ,一种意境。陆文夫数十年来的小说创作实践 ,生动地表明了他的

探求是执着、热诚而又有所收获的 ;他的小说所释放出的意境之美 ,给我国当代文学的画廊增添了光彩。

何为意境 ?意境是艺术家的理想和感情与客观的景象、事物融为一体 ,构成一个鲜明、独特、富有立体感

的艺术境界 ;它令读者心驰神往 ,品出一种“言外之意 ,弦外之响”②的余味 ,进而展开联想 ,进行艺术的再创

造 ,从中受到感染和陶冶。中国古代、近代文论著作对意境的理论进行了长期的探讨 ,自皎然《试式》以“取

境”为发端 ,司空图的“二十四品”,严羽的“兴趣”说 ,王士祯的“神韵”说 ,直至王国维集大成的“境界”说 ,可谓

源远流长。王国维说 :“文之工与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 ,与其深浅而已。”③由此看来 ,文学作品的文野之分

就看其有无意境及意境的深浅了。诚然 ,创造意境是诗歌艺术最突出的特征 ,然而 ,谁也不会否认包括小说

在内的其它体裁的优秀文艺作品 ,亦能创造出意境。那么 ,陆文夫小说的意境表现在哪里呢 ?本文试论述之。

道具乃寻常之物 ,寄情可出意境

道具指戏剧、影视剧和其它演出中所需的用具。小说中出现的道具 ,所囊括的范畴要比戏剧、影视更宽

泛一些。

《小贩世家》写的是世代做小贩的朱源达数十年来坎坷不平的命运。他敲打竹梆挑着担 ,以卖馄饨为生。

小说有九处写到竹梆子 ,这两块小小的竹板凝聚着这位小人物的悲欢、迷惘和在命运打击下的失重感。在江

南古城黎明将要来临时 ,那“的的笃笃”的梆子声“在夜暗的笼罩之中 ,总觉得是在呼唤着、叙说着什么”,点出

了人民渴望新生的思想内涵。解放了 ,朱源达的竹梆子声敲打着小巷人家的窗棂 ,竹梆声像是在喊 :“吃 ,吃 ,

快点儿吃”,写出了和平安康生活的情愫。1957年 ,中国的大地上刮起了“左”旋风。在“我”听来 ,竹梆声失去

了顽皮与欢乐 ,“又像在呼唤着、叙说着什么”,这里 ,与其是说写竹梆子 ,不如说是写竹梆声这一客观物境同

“我”的主观情境融为一体的一种意境。如果说黎明前的梆子声呼唤的是解放 ,叙说的是苦难 ;那么 ,此时则

是呼唤着自身生存的权利 ,叙说着困惑和失望。不幸的是“左”旋风一年紧一年 ,竹梆子终于哑了口 ,小卖小

贩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尽数割除 ,朱源达全家下放农村。临走时 ,他取出抄家后唯一幸存的竹梆子给“我”

说 :“当劈柴烧了可惜 ,送给你做个纪念”,“由于几代人的摩挲 ,手汗、油渍的侵染 ,那竹板乌泽发光 ,像块铜镜

似的。”这是小说的第一刀。当年 ,朱源达从父亲手中接过竹梆子 ,会想到今天吗 ?不会的。而朱源达没有把

它烧掉 ,又说明了对竹梆子是依恋的 ,甚至还有点朦胧的希望。竹梆子不再发出快活的声音了 ,却像一块铜

蔡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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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这铜镜照什么呢 ?是照小人物在厄运打击下的泪脸 ?还是照“我”愤怒、茫然的举止 ?抑或是照被歪曲了的

历史 ?小说没有写明 ,由读者自己去想吧 ,这就出了意境。

小说写到这里 ,意境尚未全出 ,只不过是“意与境浑”④。小说接下来写朱源达经过多年的折腾 ,终于调回

了城 ,“我”把竹梆还给他 ,祝贺他开张复业 ,朱源达有什么反应呢 ?小说写道 :
朱源达翻着白眼 ,好像不明白我是什么用意 ,跟着就是脸色微微一红 ,把我拿着竹梆子的手推到旁边 :“你你⋯⋯你这是和我

开玩笑什么的 !”他的表情尴尬 ,好像一个财大气粗的人突然被揭出了以往的瘪三行为。

这是小说的第二刀 ,峰回路转 ,陡起波澜。它似乎离开了情节发展的轨道 ,然而却又十分符合生活的真实。朱

源达回城捧了个铁饭碗 ,在车间 里扫铁屑 ,扫就扫吧 ,“总比烘山芋省心思 ,省力气。”回顾一下朱源达同竹梆

子的关系史 :从父亲手中接过竹梆———恋恋不舍地交人保管———视竹梆为不祥之物 ,彻底抛弃。在感情上从

挚爱一变为唾弃。这种人物性格的裂变 , 是风云变幻的岁月在一个小人物身上所留下的痛苦而又令人深思

的投影。这里有“言外之味”,小说一波三折 ,推向高潮 ,意境全出。“篇终出人意表 ,或反终篇之意 ,皆妙。”⑤

掩卷之间 ,我们会听到那竹梆子“的的笃笃”的声音 ,时断时续、时欢快时压抑地贯穿于 30余年的历史进程

中 ,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境界。

《门铃》写了一位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后而被扭曲了人性的徐经海。他于 1957年前后在自家门上装了一个

奇特的门铃 ,这是一个小铜钟 ,原本是和尚的法器。其作用不在于叫门 ,而在于报门。一旦铃响 ,一切收敛 ,徐

经海危然正坐 ,拿起报纸、文件之类。以至于直到 1984年初夏 ,他一听到铃响 ,反射地端正在沙发上。这种可

悲又可笑的习惯性动作竟延续至今 ,可见其思想僵化程度之深 ,也可见那个可悲年代的印痕是多么沉重。来

访者是徐经海多年前的同事、曾被错划为右派的孟得怡和他美丽的妻子董蓓。孟得怡———这位主办建筑公司

的经理 ,西装革履 ,财大气粗 ,使得徐经海———这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保持岿然不动记录的常胜将军深感困

惑与愤怒。徐经海第一次发现家里的庭院太小 ,“空气不新鲜 ,浑身都不适意”。有趣的是 ,他把一肚子气发泄

到一旦买到便宜的鱼群、便来唠叨的已退休在家的陈书记身上 , 以至于徐经海猛然关门时把门铃震落在地

上。

瓦罐打碎了 ,但在罐里生存的物体的脊梁再也伸不直了。心理早已变态的徐经海在门铃震落之后 ,精神

支柱蓦地倒塌了。且让我们听听这位套中人歇斯底里的大发作吧 :“替我装上去 !那些不走正道的家伙总有

一天还要翻车的 !”紧接着是结尾的一段文字 :“徐经海家的门铃至今无恙 , 那和尚的法器还在点头晃脑地

⋯⋯”不会说话可又分明在说着什么的门铃 ,在我们的眼前晃动着 ,电影蒙太奇式地“淡出”,意蕴深远。为什

么徐经海在门铃震落后会大发作呢 ?而不是猛然醒悟过来 ,导致其人性的复归呢 ?这是因为前者更符合其性

格发展的历史。很明显 ,徐经海们就是这样的门铃 ,尽管眼下还在那里点头晃脑 ,可实在是太虚弱了。当新时

期前进队伍中的一员———孟得怡到来后 ,门铃便受震落地 ;那么 ,门铃还会挂几天呢 ?门铃是那个可诅咒的年

代的畸形儿 ,应该在历史博物馆的橱窗里寿终正寝了。

运用道具创造意境 ,不止这两篇。另如《二遇周泰》中戎镒昌鞋店出售的一双皮鞋 ,连接着昨天和今天两

代人的憧憬和希望 ;《唐巧娣》里的那对樟木箱 ,曾装过唐巧娣翻身之后的欢乐 ,如今装的是主人公并没有真

正翻身、在精神世界依然还是奴隶的悲哀。总之 ,陆文夫在小说中用一道具 ,通篇皆活。这些普普通通的道

具 ,往往长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在字里行间闪烁着机智的光芒 ,创造出深邃的意境。

通过传统的对比方法 ,在映衬中烘托意境

对比 ,这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技法 ,如《红楼梦》中林黛玉在宝、钗成亲的鼓乐声中 ,饮泪焚稿 ,含恨而

逝。对比是一种色彩的反差 ,无白 ,不谓之黑 ;无黑 ,衬不出白。巧妙运用 ,有水落石出之效。陆文夫小说多用

此法 ,且已达到驾轻就熟、发挥自如的程度。1983年发表的《围墙》、《美食家》标志着作家在创作上获得了重

大的突破。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感觉到陆文夫在八十年代以后的小说 ,所透现出的意境 ,已是曲径通幽、别有

洞天了。

《围墙》中建筑设计所的那堵墙是一个象征 ,它有如公正的法庭。小说写出了多角度的对比映衬 ,揭示了

一个又一个令人深思的社会弊端 ,读来不觉令人发出会心而又苦涩的笑来。《围墙》有这几组对比 :实干家马

而立与清谈家吴所长是一个对子———围墙倒后 ,马而立发动群众 ,两天两夜没有合眼 ,砌好一座既坚固又美

观的围墙 ;吴所长先是无所事事 ,空发议论 ,后是瞅准机会 ,诿过揽功。他俩身后的两群人是一个对子———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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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的那些房屋修建站的伙伴们 ,在旧砖头堆上开个现场会后 ,便立即动手 ,砌好了围墙 ;而“守旧派”、“现代

派”、“取消派”等等各路专家清谈胡嚼 ,不干实事。人们对围墙前倨后恭的态度也是一个对子———由起始的冷

言冷语 ,群起攻之 ,到后来在外地专家交口称赞围墙时 ,争先恐后地抢功摘桃 ,使人感到“他们的批判能力总

是大于创造能力”。马而立作为一个来自现实生活又多少带有点理想色彩的喜剧人物 ,他的任劳任怨、不计

荣辱的精神 ,本应得到社会的肯定与褒奖 ,但竟因娃娃脸和洁癖而被视为“不可靠、不稳实”,这又是一个令人

深思的悲剧了。这种主人公自身的客观价值同人们对其价值的评价 ,又是一个对子。最后要提到的一个对子

———旧围墙的倒塌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新围墙的砌成 ,是新时期进军的丰碑。这丰碑正向着两边延伸 ,它扎

根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既然 ,马而立们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砌成围墙 ,那么 ,他们也就能够在围墙下 ,继续

演出可歌可泣的活剧 ;而吴所长们会怎样从清谈的迷雾里挣脱出来呢 ?

作家微笑地看待人生 ,用幽默、热情而又不无辛辣的笔触 ,将一组组对比会合于一个焦点 :“干活儿”⑥ ,

这是作家本人对《围墙》主题的诠释。当我们看到在围墙前发生的这出闹剧的全过程时 ,不禁为作家对变革

时期人们心理剖析的锐利而折服 ,作家不仅看到了事物的冒烟 ,而且从旧事物的冒烟中看到新的火花。而这

些 ,正是作家以其强烈的感情色彩 ,对现实生活藏而不露的形象概括。他微笑着的幽默、诙谐 ,散发着诗情画

意的芳泽。当我们迈步跨入 21世纪之际 ,重读这篇发表于十多年前的小说 ,依然感到是那样的亲切。这正是

现实主义的力量 ,这正是这篇小说意境的魅力。

《围墙》近距离地反映社会生活 ,时间跨度小 ,故其对比手法主要限于此时此地人们的对比。《特别法庭》

是写“我”在参加汪昌平追悼会的路上 ,回顾同汪昌平交往中对他的认识 ,谱写出一支三位师兄弟 (许立言、

“我”和汪昌平)的命运交响曲。这样 ,时间跨度大了 ,镜头缓慢地、从容不迫地移动 ,从 1947年一直回溯到现

在。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盖棺定论”,作者把追悼会喻作特别法庭 ,也就是这个意思。不过 ,更准确的说 ,作家

拿起笔所写下的 ,不就是法官在正义与邪恶、崇高与猥琐面前所写下的判决书么 ?汪昌平的一生“轻烟般地没

有留下任何痕迹”,他在任何风浪的颠簸中 ,始终能保持其平衡 ;许立言却不同 ,从投奔解放区到 1957年大鸣

大放 ,直至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 ,最后含冤而死 ,他的生命一直在燃烧 ,迸发出火花。作者把两个气氛迥然不

同的追悼会和盘托出 :前者“没有悲痛也没有惋惜”;后者“哀乐一奏 ,全场哭声一片 ;老朋友们情不自禁地抱

着孤儿寡母号啕大哭 ,使得读悼词的人不得不几次停歇。”应该说特别法庭的这一判决是公正的。然而 ,小说

陡起波澜 ,来了个转折 ,说这判决是不公正的。“是谁纵容了汪昌平的行为 ?难道我们 ,包括我在内都是毫无

责任 ,而责任全是汪昌平的 ?!”问得好 !它把读者也带进作者创造的境界中去了。为什么八面玲珑的汪昌平

得以生存、升迁 ,而血性男儿许立言却报国无门、被打入地狱 ?这种反常的现象不正是反常的政治生活的产物

么 ?别具意味的是把汪昌平的追悼会安排在一个不收门票的公园里 ,“这一天天气晴朗 ,樱花正在开放。公园

里的游人很多 ,戴黑纱的老头和戴鲜花的少女很不自然地混和在一起。”生的欢乐和死的悲哀 ,这两种现象

相互并陈 ,对比映衬。读者不难从中品味出作家的褒贬爱恨 ,也许还会联想起自己身边相类似的社会现象 ,

这就是小说意境的魅力了。于是 ,我们会由衷地感叹道 :别了 ,汪昌平得以生存的那段岁月。

其它诸篇的对比手法亦信手可拈。如《美食家》中朱自冶的好吃与高小庭的反吃对比 ,《唐巧娣》中识字

的与不识字的两类人的命运对比⋯⋯令人从作品创造的意境中 ,展开丰富的联想。

运用错综的人物关系描写 ,创造出呈复调状的艺术意境

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要求作品的主题不能老是停留在表现单一的定向 ,而是要“同时击中许多目标”⑦ ,

达到一石数鸟的效果。问题是它能产生意境吗 ?

中篇小说《美食家》生动地勾画出美食家朱自冶与反吃斗士高小庭(小说中的“我”)的长期命运纠葛和矛

盾冲突。小说把高小庭的“饭店革命”写得含意深远 ,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他从店门前的霓虹灯直到饭桌上的

菜肴 ,进行了一场气势颇为壮观的饭店革命 ,在不同层次的人们中间引起反响 :一是把美食家们逼进孔碧霞

家美食去了 ;二是触怒了大众 ,外地客人慕名而来摇头而去 ;三是饭店工作人员人心涣散 ,名厨师走为上策 ;

四是包坤年得以逢迎形势 ,充分表演 ;五是“饭店革命”的主持者高小庭不得不去吃自栽的苦果。饮食 ,本是

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 ,朱自冶唯吃至上与高小庭的拼命反吃是两个极端。小说抓住“吃”与“反吃”的纠

葛 ,进行层层铺垫 ,乃至夸张、变形的描写 ,使读者身临其境 ,往往会想到这莫非就是那个可悲年代的生动写

照 ?小说高层建瓴 ,俯瞰着中国近 30年历史的迂回、曲折的道路 ,其丰富的意蕴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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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新时期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正是旧时情景的再现 ,时代交汇点上的不同人物扮演

着各自不同的角色。美食家们沉寂多年 ,复又异常活跃起来 ,包坤年们再度登台献技 ,高小庭们对纷繁的生

活几乎又要被搞昏头脑。各种社会关系重新组合 ,各种复杂的矛盾再度纠集。这种画面的重迭、情境的复映、

人物的扭结 ,就像鼓乐齐鸣的复调音乐。朱自冶设宴 ,全凭他妻子孔碧霞的烹饪手艺 ,“宜兴的夜壶 ,独出一

张嘴”的朱自冶因此而被推选为“烹饪学会主席”,成为名副其实的美食家。小说点出文眼 :“世界上的事情会

做的往往不如会吹的 ,会烧的也不如会吃的 !”这单是指朱自冶么 ?非也 ,这是一本编年史 ,写的是我们中华民

族在 20世纪 50年代至 80年代中痛定思痛的教训 !于是 ,读者找到了主旋律———我们不栽也不会去吃苦果

了。小说因此而实现了作家造境的最终目的 :物我交融。陆文夫小说行文如云 ,决不枝蔓 ,“俯拾即是 ,不取诸

邻”⑧。言在此而意在彼 ,实写“饭店革命”、“朱家设宴”,虚写历史与现实生活中新的迹象。正如作家所说的 :

“把过来的生活用现在的目光打量 ,把现在的生活用历史的目光检验”⑨。以虚实相间的手法创造意境 ,我国

古典诗词中所见极多。陆文夫在《美食家》中运用这一手法 ,创造出浑厚、流动而又含蓄的意境。

运用其它描写手法创造意境

刘载《艺概》在讲到“词眼”时说 :“余谓眼乃神光所聚 ,故有通体之眼 ,有数句之眼 ,前前后后无不待眼光

照映。”上文所陈述的三个方面 ,可谓通体之眼产生意境。下面将小说数句、数段产生意境者 ,试归纳一二。

典型氛围出意境。《小巷深处》中的张俊在获悉女友徐文霞曾是妓女时 ,思想很混乱 ,“在那条深邃而铺

着石板的小巷子”徘徊 ;终于 ,他“猛地一转身 ,奔跑到徐文霞的门前”,“便捏起拳头拼命地敲门”,作者用诗一

般的语言结篇 :“苏州 ,这古老而美丽的城市。现在又熟睡了 ,只有小巷深处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这

是幸福在敲门 ,命运在敲门 ,一个曾被侮辱过的灵魂将同昨天彻底告别。这是一幅江南古城的风俗画 ,淡泊

中见深沉 ;这是一杯茉莉花茶 ,透出一股沁人肺腑的甜香。反复吟哦 ,意深境幽。

于无声处觅意境。《门铃》中写到徐经海家的两位来客 ,男的是孟得怡 ,女的是他的妻子董蓓 ,“这位美丽

的妇人似乎欢喜用微笑和细微的动作来代替语言”,通篇未讲一字 ,但目光里充满着对曾被打成右派的丈夫

的爱 ,这不就充分说明了孟得怡客观存在的价值 ,那位既像不倒翁又像锈门铃的徐经海是不可与之相提并论

的。“不著一字 ,尽得风流”⑩ ,心灵深处情深如海 ,却以平淡无语出之。这是一种艺术的空白 ,创造出含蓄蕴

藉、包蕴丰富的意境。

勾勒画面出意境。《唐巧娣》中的主人公唐巧娣不学文化 ,反受尊重 ,在风云变幻的 30年里 ,稳坐钓鱼

台。有文化的“我”被定为右派 ,下乡劳动 ,辗转坎坷 ,只因为厂里有打右派的指标。唐巧娣在“一字不识 ,工资

八十”思想的指导下 ,促成两个儿子不学无术。他们只顾经营自己的小窝 ,把父母挤出了正屋 ,连椅子也不肯

借出来给来访的“我”坐一坐。因此 ,唐巧娣的心都凉了。小说末尾勾勒出一幅画面 :“我走了一段回头看 ,见

那白发苍苍的唐巧娣 ,还立着 ,立在那雾气蒙蒙的灯光里。”这幅画面是意味无穷的 ,它婉转地告诉人们 ,在

政治上翻了身的人们 ,并不等于说他们在精神世界上也翻了身。

人们称赞陆文夫的小说像苏州盆景 ,是糖醋现实主义 ,这对陆文夫众多小题材、小人物、小主题小说的评

价是恰当的。不过 ,他自 80年代以来的小说尽管还是立足于写小巷人们 ,然而社会背景却开阔得多了。那么 ,

我们是否可以说 :陆文夫的小说更像是苏州园林 ,峰回路转 ,曲径通幽。茅盾曾经指出短篇小说的重要特点

是“截取生活片断 ,从小见大举一隅而三反。”�lv陆文夫可谓深得其精髓。不论是竹梆、门铃等小小的道具 ,还

是司空见惯的围墙 ,万物皆可造境 ,皆可开拓主题。一个人物就是一个世界 ,作家能从他们的身上汲取诗情 ,

不论是工人 (《唐巧娣》) 、干部 (《围墙》) 、教师 (《清高》) ,乃至小贩 (《小贩世家》) 、吃客 (《美食家》) ⋯⋯其小说

主人公的悲欢离合 ,生离死别 ,无不使我们在品尝过去后 ,得以营养现在 ,润泽未来。鲁迅先生说 :“以过去和

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未来 ,洞若观火。”读陆文夫小说 ,就是读中国当代史的一个章节 ,就是展望明天

的中国社会的风景线之一隅。而这些感受 ,正是从其小说深邃的意境中品味出来的。

陆文夫曲折的生活道路 ,正是数十年来我国政治生活中 ,许多正直无辜的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 :记

者———专业作家———工人———农民———专业作家 ,其中先后两次下厂劳动达七年半 ,下放农村长达九年。陆

文夫说 :“这种被迫的‘深入’生活 (指下工厂、农村) ,却使我对生活能从点、面、纵、横各方面有了更加深入的

了解 ,使我有可能向生活靠得更近点。”�lw人生的坎坷 ,历史的反思 ,现实的警策 ,在陆文夫小说中得到极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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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表现。同时 ,通过一种含蓄、幽默、看似轻松实则深沉的语言来谋篇布局。于是 ,在现实主义迈进的同时 ,

能产生出一种芳馨诱人的意境美。

创作是一种忘我的燃烧。陆文夫严谨的创作态度 ,是其小说能创造出意境的又一重要原因。他说 :“我长

这么大 ,每写完一篇小说就像生了一场大病 ,要很久才能恢复。”�lx他有一个习惯 ,当发现了感兴趣的题材时 ,

并不马上就写 ,而是一冷一热 ,一热一冷 ,循环几次 ,既提高了对概念的认识 ,又有了艺术形象。构思短篇小说

《围墙》前后竟长达三年。这种创作上的冷处理 ,使作家的情绪有利于写出意旨深远、境界全出的作品来。

陆文夫在艺术上的见解是颇有见地的 ,这是其小说能写出意境的佐证。他说 :“不要把什么都说完 ,含蓄

些 ,给读者留点想象的余地⋯⋯浓缩的东西才能有后劲 ,有回味 ,晶体往往是发光的。”�ly陆文夫的小说总能

给读者留下许多思考 ,品之如芳馨的碧螺春茶。如《清高》对社会心态的剖析 ,《井》对封建思想意识的鞭挞 ,

都是耐人寻味的。文贵含蓄 ,为历代艺术家和文艺批评家们所推崇。陆文夫追求“味之者无极 ,闻之者动心”
�lz的艺术效果 ,大都借助含蓄手法 ,令意境顿现。陆文夫在 1979年写的《漫话情节》中说 :“现今的小说有了很

大发展 ,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写法。就其故事性来讲有强有弱 ,有的简直谈不上故事 ,只是一种意境 ,一种感受

而已。”这是当代作家中较早涉及到小说能产生意境的一段文字。可见 ,陆文夫对小说意境的追求 ,有着相当

明确的自觉意识 ,只不过他在留住了故事的同时 ,巧妙地托出了意境。

陆文夫在艺术探索上 ,努力追求自己的个性特征 ,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 ,是其小说能创造出意境的一个

根本指导思想。“他力求每一个短篇不踩着人家的脚印走 ,也不踩着自己上一篇的脚印走 ,他努力要求在主

题上 ,在表现方式上 ,出奇制胜。”�l{茅盾的这一段话是对陆文夫小说的最高褒奖 ,也是道破了一个追求艺术

个性的探求者获得的成功的决窍所在 ,初读陆文夫小说 ,似觉平淡 ,慢慢读下去 ,我们看到了幽默的笑容 ,听

到了含泪的笑声 ,品味出深邃的意境。陆文夫小说的情节与语言 ,构成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史 ;他的浑成自然

的散文笔触 ,不断追求着返朴归真的意境 ;其间含情脉脉 ,透出了淡淡的诗意美。三位合于一体 ,水乳交融 ,

相得益彰。事实上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 ,我们几乎找不到与陆文夫小说风格相雷同的作家来。

数十年来 ,陆文夫从江南古城的小巷深处一步步、坚定执着地走来了。他立足于写小巷人物 ,展现的却是

大千世界 ,探索着自成一格的城市文学 ,寻求着一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地方色彩的创作风格 ;并

尝试用中国小说的传统形式去表现现代化生活的艺术手法。陆文夫在全国第三次优秀作品发奖的大会上曾

对记者说 ,对一部作品的评论应从美学研究的角度来进行 ,而现在少了一个层次 ,只用社会学的角度”�l| 。本

文试就意境这一美学角度 ,对陆文夫的小说作些粗浅的探讨 ,意在抛砖引玉。事实上 ,近 20余年来 ,包括陆文

夫作品在内的小说创作 ,出现了散文化的倾向和诗家手法 ,这是小说艺术向着崭新境界的令人欣喜的迈进 !

近几年来 ,我们已少见陆文夫的小说新作 ,他的为数甚众的读者总在殷切地期待着 ,期待能欣喜地从中

寻找到陆文夫小说的意境———那双机智的眼睛 ,它一定会闪烁出更加深沉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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